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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8844.43米的珠穆朗玛峰，世界
第一高峰，神圣，高洁，藏语中意为

“圣母”“女神”，无数登山探险家对它魂
牵梦绕……1960 年之前，来自世界各地
的探险家多次从南坡成功登顶，但北坡
还没有成功登顶的先例。曾在这里数次

“折戟沉沙”的英国探险家得出结论：想
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
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

1958 年，拥有地质学背景的王富洲
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调入国家登山
队成为一名登山运动员。1960 年，国家
体委决定由中国人单独组队，从北坡挑
战珠峰。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
国登山队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创造了
令世界震惊的纪录。

创造纪录的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
和无所畏惧的勇气。在距离顶峰还有50多
米的高度时，攀过一米高的岩石，竟然需
要半个多小时。在登顶珠峰的过程中，王
富洲严重冻伤，却一直负责整个队伍的物
资运输和技术安全工作，并始终动员鼓舞
其他队员克服困难，为国争光。

1960 年 5 月 25 日 北 京 时 间 4 时 20
分，作为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突击队
长，王富洲与队员贡布 （藏族）、屈银
华、刘连满四人经过近 19 个小时的搏
斗，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成功地从北坡
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中
国登山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
坡登顶珠峰的壮举，中国人第一次站在
了地球之巅，为中国赢得了荣誉，为世
界登山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64年，包括王富洲在内的中国登山
队成功登顶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实

现了人类首次登顶世界第十四高峰的壮
举，并创造了一次 10 名队员集体登上
8000 米以上高峰的世界纪录。1975 年他
随中国登山队再次出征珠峰，并参与组
织领导工作。这次集体登顶珠峰人数之
多，科考成绩之大，在世界登山史上前
所未有，登山队配合测绘工作者第一次
实地测绘了珠峰高度，被全世界普遍承
认和采用。

尽管眼疾、手指截肢、高血压等伤
病困扰着王富洲的晚年生活，但 2008
年，在北京奥运圣火登顶珠峰时，他依
然贴着电视屏幕看了奥运圣火登顶珠峰
的全过程。王富洲当时这样感慨，“1960
年，正是我国最困难的时期。我们肩负
着党和国家的重托和人民的企盼，首次
成功征服珠穆朗玛峰。这一壮举极大鼓
舞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士气。登山和
奥运精神一样，都是不断向上攀登，永
远发扬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

7年前的话语犹在耳畔，这位登山名
宿已将人性的光辉定格在高山之巅。对
于老一代登山家的离世，中国登山协会
副主席李致新表示，尽管王富洲常年饱
受脑血栓和听力、视力障碍的折磨，早
年登山时被冻伤而截肢，但大家还是觉
得王富洲走得太突然。李致新说：“他是
中国登山界的开拓者，是我们的英雄。”

（ 据《光明日报》报道）

1960 年 6 月 7 日，（右起） 王富洲、
贡布、屈银华首次登顶珠峰凯旋时，受
到热烈欢迎。

1960 年 6 月 7 日，（右起） 王富洲、
贡布、屈银华首次登顶珠峰凯旋时，受
到热烈欢迎。

“互联网+”带来的挑战很多，但机
遇也无处不在。中国的图书市场足够
大，能够容纳各种新媒体的存在。关键
在哪？关键不在媒体上，而在于你能否
给读者提供好的内容。只要拥有真正好
的内容，不管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无
论是通过传统阅读还是数字化阅读，都
会得到读者的追捧。

——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认为。

全国的话剧界都面临一个问题，就
是剧本荒。目前写话剧剧本的人越来越
少，国家话剧院现有的专业话剧编剧大
概是3到4位。电影电视剧本的创作对话
剧的冲击还是蛮大的。

——国家话剧院院长周予援认为。

在信息的冲击和诱惑下，当今社会大
多数人都没有关注本业。做学问的想着股
票涨跌；做媒体的想做房地产和赚钱；做
房地产的冲动着想做文化传播；当教师的
开小差想办企业；办企业的懵懵懂懂要办
学校……海量的信息和种种诱惑，冲击得
人心浮躁，难以潜心于某一事某一物某一
点，所以看似各行各业蓬勃朝气，却不出
大师，难出成绩，难有突破！

——青年作家邢小俊认为。

我们的传统文化真的非常好，但是
皮太厚。比如说一件古玩，如果搁在那
里，我们并不认为好，你得说出来。所
以我觉得艺术界的各个行种，绘画、音
乐、戏剧，都应该有一个传统文化的国
际化和当代化的体现。

——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表示。

其实人性无所谓好和坏、善和恶，
不用分那么清，因为你也分不了那么
清。人性就是一个集合体。所以我觉得
最不科学的，或者我觉得最有害的，就
是那种一元论的对于人性的看法。

——著名作家苏童认为。

“互联网+”让世界的舞台“更大
了，也更近了”，中国的文化艺术可以借
助互联网传播到世界各国去，反之亦
然。“互联网+”将全世界连接起来，大
家可以发挥无限的想象，可能会产生更
好的作品、传播方式、营销形式等。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
张宇认为。

做艺术、文化的人要有一种赤子之
心，还要有一种胸怀，即如桥下流水，
过去了就过去了。比如我们拍电影，老
想着拿奥斯卡、金球奖、戛纳大奖等，
就做不好。而那些真正获奖的片子，都
是创作者发自内心的，都是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的。

——著名主持人曹可凡表示。

经典是一定会复排的，经典也是完
全可以变化的，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莎士
比亚的戏，或者我们自己排的一些戏，
它也是变化了的。但是这种变化只是手
法的变化，它的中心、主题、人物是不
能随便变的，如果变了，就不是经典了。

——编剧何冀平谈经典复排。
（王艺润、崔乃文辑）

张岂之

乐在乐在乐在文文文化传承化传承化传承
张炜煜 吴 爽

作为国学大家和教育家，张岂之手不释卷，至

今仍每天坚持读书、看新闻。他住在清华园的一所

老居民楼里，尽管80多岁了，但衣饰向来整洁，头

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他身材高大清癯，举止优雅，

令人见之忘俗。

他最近在看 《朗润琐言：季羡林学术思想精

粹》 并做笔记，每

次出去开会都看一

点，觉得好的都划

了重点号。以有涯

人生做无涯探究，

张岂之乐在其中。

张岂之生于1927年。少年时，由于
战乱，张岂之就读的学校一再变动。在
江苏南通读的小学，在甘肃兰州读了初
一、初二，再到陕南城固读初三，后来
又到重庆，就读于南开高中。

1946年北大、清华和南开返回北平
和天津复校，并于次年联合招生，张岂
之报考了北大哲学系。他还清晰地记得
语文作文题目是 《学校与社会》，作文
中强调了大学对社会文化的引领作用，
得了很高的分数；他也不偏科，数学考
了60多分，以正取生的身份被录取。

汤用彤先生当年任文学院院长，开
出了魏晋玄学、英国经验主义、欧洲大
陆理性主义和印度哲学史四门课。汤先
生想让学生知道，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
史必须懂得外国哲学史。这种教学方法
让张岂之受益终生。张岂之当年听了前
三门课并做了详尽的课堂笔记。汤先生
不仅看过这些笔记，甚至还亲笔修正了
里面的错讹。这些笔记如果现在还在，
稍加整理就是很好的作品。

让张岂之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
在“英国经验主义”课堂上，汤用彤先
生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洛克如何用经
验主义修改了笛卡尔的知识学说？张岂
之认真阅读了原文，很快写出了读书笔
记，但汤先生认为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环
节，即没有注明笛卡尔能够贯彻其知识
论的起点：“我思故我在。”青年张岂之
辩护道：这些我懂，别人也都懂，所以
没必要写出来。”汤先生的教育风格就
是娓娓道来。他轻轻地说：要从学生时
期养成好习惯，写东西是给别人看的，
作者了解的东西读者未必了解，要处处
考虑读者。文章中重要的环节即或众所
周知，也不能省略。

贺麟先生的教学方法也很独特有
效。那时候他开的是“黑格尔哲学”选

修课。1948年选读该课的共有5名学

生 ， 贺 麟 先 生 译 出 了 中 文 本 《小 逻
辑》，让学生根据原著对中文本“加以
校正”或提出问题。其他 4 人据德文
版，张岂之据英文版。平常自学，每周
去贺麟先生家里听一次课，大家常常能
发生争论。这种教学方法特别有启发
性，5 人之一的杨祖陶就是这样走上哲
学研究道路的。后来，贺麟先生在《小
逻辑》 译本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引言”中说：1946 至 1950 这一学年
内，我在北京大学授“黑格尔哲学”一
科，班上有杨宪邦、张岂之、杨祖陶、
陈世夫、梅得愚诸同学，并有王太庆、
徐家昌二同志参加。上学期我们研读

《小逻辑》，下学期我们研读列宁的《黑
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他们都参读了
我的译稿，有几位同学并曾根据我的译
稿与英文或德文本对照读，作有读书报
告。他们对于名词和译文的斟酌修改，
都曾贡献过宝贵的意见。

上大学的时候，张岂之求学积极主
动。有个学期，讲师齐良骥开的选修课

《英文哲学名著选读》 只有张岂之一个
学生选读，但系里并没有因此停开这门
课，齐先生也没有提其他要求。结课后
齐先生还递给他一张纸条，问自己讲课
的不足之处。后来的石峻先生讲课风
格不同于齐良骥先生，他热情奔放，
随时挥洒，听得人天宽地阔。但美中
不足的是他的湖南乡音较重，语速较
快，有些地方学生听不明白。于是张
岂之就把听不懂或听不明白的地方归
纳出来，写短信给石先生请求点拨。
石先生有时候留书给张岂之，纸条上
会提示阅读时注意哪些问题。他还主
动问张岂之需要哪些书，并带他到自
己堆满了图书的宿舍让其挑选。张岂
之借书后写借条，石先生不要，说你
用后还我就是了。师生间这份宝贵的
情谊迄今让张岂之感念不已。

1950年，张岂之从北大毕业。毕业
以后有两个途径：一是工作，二是继续
读书。任继愈先生建议张岂之继续读清
华哲学系研究生。任先生还让张岂之星
期天去见他：“我带你到清华看看，环
境很好，学术气氛也不错。”张岂之一
度担心自己考不上，任先生鼓励他好好
准备。当年清华大学招了 24 名研究生，
哲学系有3个名额，其中就有张岂之。

随后有消息传出：清华不办文科了，
都并到北大去。这让文科学生惶恐不安。
好在柳暗花明，天无绝人之路。张岂之的
另外一个老师、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派人
来找他。1948年张岂之听过他的《中国思
想史》专题课，得了 80 分的成绩。1951 年
侯先生到西北大学去做校长，想要把在
北大听他课的学生带去，这可把张岂之
高兴坏了。第一，西安就是古代的长安，
西汉、唐两个盛世都在这里，文化古迹丰
富，这是研究历史的最好的城市；第二，
西周就是在那里兴起的，有 2000 多年文
化积淀；第三，西北大学当时是国立西北
大学，前身是西北联合大学，老师当校
长，跟着他学，进步会挺大的。就这样，张
岂之决心去西北大学。

甫去，侯先生就给了他讲师名义：
“你在清华当过研究生，我不给你助
教身份。”侯先生强调：讲课的人是讲
师，不讲课的人不是讲师。就这样，张
岂之第一门课是给法律系调干生讲 《逻
辑学》。侯先生来听了他一堂课，说原
理讲得可以，但是举的例子不生动，还
需要继续努力。

张岂之对教学一向重视。从1952年
到1978年，20多年他一直是讲师，直到
改革开放后才被评为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张岂之担任了西北
大学历史系主任，后来又当了副校长、
校长。这都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不过当

校长的时候，他依然没有放弃业

务，坚持给历史系和中文系的本科生上
《中国思想史》。学生们回忆说：张老师
讲中国思想史时不看原稿，旁征博引，
信手拈来，听起来非常过瘾。其实并不
是张岂之记性好，而是他重视课堂教
学，准备充分，要用的材料都能背下来。

现在高校有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
但在张岂之的记忆中，教他的老师们在
课堂内外都是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典
范。这对张岂之的教育理念影响深远。

在科研和编写教材之间，张岂之一
直重视教材的编写工作。没有上级布
置，没有申请课题，没有启动经费，20
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下午，张岂之和几位
同仁聚在一起进行讨论并归纳出若干原
则，之后就开始了 《中国思想史》 的编
写工作。这本由张岂之统稿主编的教材
今天依然在大学里使用。2002年，张岂
之又主编了既有思想史又有文化背景的

《中国思想文化史》，历经 4年。20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上一度出现贬
低、否定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象，这
促使张岂之决心推出适合年轻人阅读的
书来。他用两个月的时间拟出提纲，又
邀请专家，主编了 《中国传统文化》 一
书。该书于 1994 年 11 月由高等教育出
版社出版，此后又出了插图本和英译
本，共印刷十多次，迄今不衰。张岂之
并未满足于已有成绩，2002年，他拟出
15 个专题，以“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为主线，
邀请学术观点相近的专家写出了 《中国
历史十五讲》 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销量很不错。作为侯外庐的学生
和长期助手，侯外庐先生主编的皇皇巨
著 《中国思想通史》，也有张岂之的一
份贡献。

作为名满天下的人文学者，张岂之
谦虚谨慎，他说，有生之年，在学术研究
上要再做一些事，还有新的计划要实现。

影响深远的几位老师 一向重视高校教学

他是世界首位从北坡登上珠

穆朗玛峰的登山运动员，同时也

是中国首位登上珠峰的登山运动

员。他就是中国登山名宿王富

洲。7 月 18 日，他因病医治无

效，在北京辞世，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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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 31 日，（右起） 王富洲、
贡布、屈银华参加纪念中国登山队首次
登顶珠峰50周年座谈会时合影。

当代英杰当代英杰当代英杰


